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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明清]明人张楷与日本宝德三年遣明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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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代的中日关系，不仅仅是我们所熟知的朝贡贸易和倭寇肆虐，至少在明代前期，两国的文化交流也开展得甚是活跃，而要充分认
识此问题，离不开对民间交流个案深入而具体的研究，对张楷家族与日本关系的研究即是其中一例。 

张楷，一个在今天并不十分受重视的人物，在明代却颇有名声，其家族，在宁波也曾显赫。笔者更感兴趣的，是张楷一家在中日文
化交流史上谱写的段段佳话。对此，日本学界曾有人撰文予以介绍[1]，中国学者也曾提及张楷子嗣与日本文人的往来[2]。然而，上
述研究皆非专以张楷为考察对象，对相关史料的介绍和分析因此就欠充分和透彻。鉴于此，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，着重探讨张
楷一家与宝德三年遣明使的关系。至于其家族后来与日本人的文化交流活动，因篇幅所限，拟日后再作讨论。 

一、张楷生涯及著述 

张楷（1398－1460），浙江慈溪人，字式之，号守黑子。虽《明史》不载其传，然包括《明实录》在内的明清史料中有不少关于
他的记载，其中，比较详细地记录了张楷生平的史料主要有四则：杨守陈（1425－1489）《南京右佥都御史张公行状》（以下简称
《行状》）[3]、吕原（1418－1462）《南京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张公墓志铭》（以下简称《墓志铭》）[4]、李贤（1408－1466）《中
宪大夫南京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张公神道碑铭》（以下简称《神道碑铭》）[5]、《宁波府志》卷二十八《张楷传》[6] 。其中，吕原的
《墓志铭》和李贤的《神道碑铭》皆以杨守诚的《行状》为参考，三者内容颇多重复，且成文时间也甚是接近，均在张楷去世后不
久。《宁波府志·张楷传》与《行状》措词有相似之处，然内容更为丰富。《行状》作者杨守陈，宁波人，与张楷为世交，自称“知
公为详”[7]，其《行状》虽难免溢美之辞，却有较高的可信度。根据上述史料，可知张楷生平如下： 

张楷，生于洪武三十一年（1398）三月。天资聪颖，善读书。年十二，能作文。年十四，受地方官举荐，为慈溪县学生员，即通
常所说的秀才。年十七，中乡试，成举人。永乐二十二年（1424），中进士，年仅二十六。宣德二年（1427），试政于兵部，以公务
诣陕西，有能名，还擢江西道监察御史。五年，因刑部狱中吏受贿放走强盗，张楷弹劾刑部尚书赵羾以下十数人，名声赫然。六年，
考绩至行在，因献《圣德颂》，留俟鸿胪寺，正统（1436-1449）初乃还。正统五年（1440），升陕西按察司佥事，理屯田、督租赋、
治水利，俱有成绩。不久，迁按察司副使。十二年，再升都察院右佥都御史。当时，京城郊区出现蝗灾，张楷受命督办治蝗，颇有成
效。自正统十年起，叶宗留、邓茂七相继领兵起义，张楷奉命监军镇压。为使起义军信服，张楷矫作“征南将军印”，张榜招降叶宗
留部成功，起义军因此一蹶不振，直到失败。景泰元年（1450），张楷班师回京，尚书金濂、给事中叶盛、都御史余仕悦等以其矫作
将军印、“耽诗玩寇”弹劾之，张楷遂获罪削职，回归故里。天顺元年（1457），明英宗复位，下诏张楷复以佥都御史致仕。翌年，
张楷赴京谢恩，恰逢陕西用兵，张楷奉命佐师，悉心区画，事毕转南京都察院莅任。四年十一月，张楷“致庆礼于京师，居公邸数
日，一疾而逝”，享年62岁。对于张楷的猝然而逝，据说明英宗是“闻讣惊悼良久，特遣官谕祭，复令有司为营葬事”。[8] 

张楷一生著述颇丰，《千顷堂书目》所录有：《四经糠秕》、《监国历略》一卷、《平南 
县志》、《大明律解》十二卷、《律条撮要》（又作《律条疏议》）、《理易》、《稽古正要》、《增广事物纪原》、《武经小
学》、《陕西纪行集》、《轻侯集》、《介庵集》、《归田录》、《南台稿》、《百琴操》、《效颦稿》、《和选诗》、《和李谪仙
乐府古诗杜少陵七言律》十二卷[9]、《和唐诗正音》二十卷[10]、《和许浑丁卯集》、《和高季迪缶鸣集》、《和中峰和尚梅花百
咏》。[11]此外，光绪《慈谿县志》卷47《艺文志二》尚录有张楷以下著述：《春秋糠秕》、《四书糠秕》、《孔子圣迹图赞》三十
四卷、《四遗集》、《和草堂诗余》、《蒲东珠玉诗》一卷。[12] 

对张楷的评价，持完全肯定意见的以《行状》为代表，《神道碑铭》、《墓志铭》、雷礼（1505－1581）纂辑《国朝列卿纪》、地
方志等皆仿之。《行状》称：“公早孤，事母毛氏至孝，为人坦夷阔达，见有寸长片善者，辄播宣而奖引之，视人患难，隐若在已，
赴拯之惟恐后，家赀裁给，而喜宾客，乐施与，沛若富甚。其学自经史诸子至天文、医卜、小说、释老之书，无不渉猎，文章浩瀚无
涯涘。能行草篆隶，尤耽于诗，平生凡百一于诗焉，发之而幼耆穷通，夷险缓急，未尝一日或废，常口占走笔，顷刻数首或数百言，
群莫能逐，而壮豪赡丽，新意溢出，亦非拘挛琐碎而锻炼者所可及。”又称：“海内之士皆耳熟其名而口腴其诗，朝鲜、日本之使俱
市其《和唐音》以归。”[13] 

成化三年(1467)八月修成的《明英宗实录》则称“楷为人坦夷，濒老力学犹不倦。性喜呤诗，日不绝口。其征闽浙，亦坐是玩寇，
故遭罢斥。李杜诗唐音，悉赓和之。然居官纵弛不检，所至无廉能赞。其复见用，又因贿近幸而得，士论薄之。”[14]汤斌(1627－
1687)撰《拟明史稿列传》的说法亦多从之，称：“楷喜吟诗，其征闽也，言官谕其耽诗玩寇，又居官颇纵弛，无廉介之誉。其再起
也，或言因赂曹吉祥得之，故人竞振暴其短，或至过实云。”[15]对深受朝鲜、日本之使喜爱的和诗，钱谦益（1582－1664）《列朝
诗集小传·张佥都楷》则称“尘容俗状，填塞简牍，捧心学步，祗供哕呕”。[16]陈田(1849－1921)《明诗纪事》称“式之诗于永宣
时不落下品，惟和唐音、和李杜不自量力，遂贻捧心之诮”。[17]     

二、张楷与宝德三年遣明使 

日本明德三年（1392），足利义满（1358－1408）统一了日本，并以幕府将军的身份主持朝政。出于政治和经济利益的考虑，他
接受了明朝的册封，积极开展与明朝的朝贡贸易。“义满死后，世子义持认为这种关系给日本外交留下了污点，而以公武两方的批判
性舆论为背景，采取坚决拒绝同中国建立邦交的行动。日中关系因此一时中断（1411-1432年）。但其弟义教（1394－1441）当上将军
后，认为从幕府财政上考虑，对中国贸易的获利不容忽视，因而只能是遵循其父义满的先例恢复邦交。”[18]因此，自永享四年



（1432）至天文十六年（1547），日本共派遣了十次遣明使。 
日本宝德三年（明景泰二年，1451），足利义政（1436－1490）派遣以东洋允澎（？－1454）为正使的遣明船9艘、共计1000余人

入明。至于遣明使的人员构成，一般是正使、副使各一人，居座、土官、通事各数人，这些人每人还带有从僧、从仆数人。此外，还
有驾驶船只的船头、副船头、水手等以及就便搭乘的随从商人。正使、副使由掌管幕府外交贸易事务的醍醐寺三宝院和相国寺荫凉轩
主推荐，从天龙、相国、建仁、东福等京都五山僧侣中选拔。居座、土官亦大都从京都五山僧侣中通晓外交事务的人员中选任。[19] 

据《允澎入唐记》[20]，一行人于宝德三年十月二十六日辞京，次年正月五日至筑前博多，八月启航赴明，因未等到顺风又返回
博多，享德二年（1453）三月，一行人再次出发赴明，五月七日，一号船抵宁波沈家门，二十日达宁波府安远驿，不久，其余八艘船
也陆续抵达宁波。八月六日，贡使三百人出发赴京，次年五月三十日返回宁波。关于此次遣明使，《明史·日本传》亦有记载，称其
“至临清，掠居民货。有指挥往诘，殴几死。所司请执治，帝恐失远人心，不许。”对其所贡之物，明廷应礼部奏请，减半付值，对
此，“使臣不悦，请如旧制。诏增钱万，犹以为少，求增赐物。诏增布帛千五百，终怏怏去。”[21] 

虽然遣明使此次入华有颇多不愉快的事情发生，他们与当地士人的文化交流活动却并未因此而中断。其中，诸如笑云瑞訢、九渊
龙賝、斯立光幢、兰隐馨、后滕居士等人与当时正谪居在家的张楷的交往就颇为频繁，对此，日本史料如《允澎入唐记》、《卧云日
件录拔尤》[22]、《碧山日录》[23]、《竹居清事》[24]、《邻交征书》[25]等皆有记载。现分别介绍如下： 

1、笑云瑞訢（生卒年不详） 
笑云瑞訢，日本临济宗梦窗派僧。生卒年、俗姓皆不详。嗣法季章周宪。宝德三年（1451） 

随侍东洋允澎入明。回国后，历任京都等持寺、相国寺、南禅寺住持。《允澎入唐记》的作者。 
关于遣明使与张楷接触的最早且最为明确的记载是《允澎入唐记》“享德二年（1453） 

六月廿一日”条：“廿一日，陈大人就勤政堂享张楷、按察使、布政司、御史、知府五大人，壁上掛杭西湖图，其绘广五丈许。”
[26]陈大人即《允澎入唐记》中多次出现的“陈内官”，当为主持市舶司工作的市舶太监。其宴请的官员中，布政司周大人和按察使
冯大人分别在五月八日和十日自杭州来到宁波[27]，布政使和按察使均为地方高级行政长官，前者掌民政，后者掌刑狱，两人入宁，
显然也是为遣明使入贡之事。在陈大人宴请的五人中，唯张楷是与接待来使工作无关的解职在家之人，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。这
场宴会应当也有笑云瑞訢在场，否则，《允澎入唐记》不会对出席者、现场装饰等细节有比较详细的描述。 

景泰四年（1453）九月，遣明使一行抵京。十一月二十五日，应举在京的张楷次子张应麟（字伯厚），亦特意赴笑云瑞訢处“作
诗”。[28] 

景泰五年（1454）六月四日，即将归国的遣明使部分成员游完宁波镜清寺后至张楷家拜访，张楷为笑云瑞訢作饯行诗送行。[29] 
 
2、九渊龙賝（？－1474） 

九渊龙賝，临济宗黄龙派僧。嗣法名僧天祥一麟。京都欢喜寺住持。宝德三年（1451），受命作为遣明正使东洋允澎的随员赴
明。回国后，历任建仁寺、南禅寺住持。文明六年（1474）三月十一日示寂。有诗文集《葵斋集》，惜已不存。 

九渊龙賝来华之前，东福寺宝渚庵庵主云章一庆（1386-1463）曾以偈为之送行，偈曰：“龙翁两国大宗匠，龙子龙孙皆作家。今
以扶桑霖雨手，三千里外摘杨花。摘杨花，早归去，莫周遮。”九渊来明后，以此偈示张楷，“张楷覩之，抃踏三唱之”，[30]颇为
欣赏。九渊并将云章一庆的语录《宝渚和尚语录》请明人题词，结果是“僧录南浦为之序，御史张楷作跋语，西蜀碧峰和尚号休牧
翁，赋禅诗五章以称之，其法券名周玄者，作长歌为证也”。《碧山日录》的作者太极藏主在长禄三年（1459）八月二十四日拜访云
章一庆时，后者以《语录》示之，果然“咸如先所闻也”。[31] 

文正元年（1466）十二月七日，九渊拜访京都相国寺僧瑞溪周凤（1391-1473）时，谈 
起入明之事，曰 ：“张楷作诗曰：‘四千客路皆由海，数十陪臣半是僧。’自揭之座上曰：‘史官当以吾诗为据记日本事也。’。”
[32]张楷的得意之情跃然纸上。 

长禄三年（1459）八月十九日，瑞溪周凤拜见九渊龙賝，九渊“开座上花鸟双屏示之，皆大明诸贤赞也。就中有莺，非此方所谓
莺，其形稍大而羽毛全黄也；又有雀，赞之者以为鹪鹩；又有纥干故事，然则雀与鹩一物欤？赞中伯仁、伯远各二首。九渊曰：‘二
人皆张楷之子也。’”[33]由此可知，张楷长子张应麒（字伯仁）、三子张应鹏（字伯远）曾与其他明人在花鸟双屏上题赞，并将此
双屏送给了九渊龙賝。 

 
3、斯立光幢（？－1474） 

斯立光幢，临济宗圣一派僧。嗣法理中光则。宝德三年（1451），被选随遣明使入明。晚年一度主东福寺，在寺内创宝胜院退
居，文明六年（1474）二月七日示寂。 

    张楷与斯立光幢“对遇甚渥”，并“图师之肖像及题赞语赠焉”[34]，时为景泰五年（1454）六月初一。其赞语保存在《邻交征
书》中，曰： 
 

学探正理，教演真诠。玉质温和，氷怀湛然。承五师弓冶之托，典列刹锔鐍之权。通文为儒，得道以禅。知之者以为继远东林
之遐派，不知者以为出本中莑□传。咦！皆不然。达磨九年无一字，曹溪一宿便能言，正吾立之之谓焉。噫谁讵不然。大明景泰甲
戌夏六月吉日，赐甲辰进士、前佥都御使张楷赞。○立之谓斯立也，名光幢，东福寺僧，理中法嗣。真书宝胜院藏。[35] 

 
不仅如此，张楷还为斯立光幢所居之斋题匾额曰“哦松”，并“作二诗，又别幅书‘哦 
松’二篆字以授焉”。据韩愈《蓝田县丞厅壁记》，唐博陵人崔斯立（字立之）学问包容宏深，境界广阔，却颇不得志。其为蓝田县
丞时，官署内庭中植有松、竹、老槐，崔斯立常在二松间吟哦诗文。张楷依此典故赠“哦松”匾名与斯立光幢，当是对后者喜作并擅
长诗文的鼓励和肯定。斯立对此匾名显然是颇为中意，“归国之后，随处以此为斋扁”。[36] 
 

4、兰隐馨（生卒年不详） 
兰隐馨，生平不详。翱之惠凤评价其曰：“嗜学善诗。与人话也，未尝以谫虏之事寘之齿牙。”[37]宝德三年（1451）十月，被

选中随遣明使入华，时为掌管寺院经藏的藏主。 
兰隐馨入华后，请张楷为其所携翱之惠凤（约1362～1464）[38]著《竹居清事》题词，张楷阅后，称其“立论弘博、文采则丽，

读之不能释手”，欣然为其题诗一首，后又觉得仅此“不足以发禅师之蕴”，再次为其题跋，极尽美言之能事。张楷题跋全文如下：  
 

馨公偶带竹居集，添得楼船万丈光。示我犹同剑出匣，看君真是凤鸣冈。 

如开宝藏难枚举，似对珍羞必品尝。他日禅林修语录，百年文誉动扶桑。 

日本兰隐馨上人携禅师惠凤语录，号《竹居清事》至中华，求予印正。余喜其立论弘博、文采则丽，读之不能释手。赋近体五
十六字，以题其后，庶表识鉴之不苟云。守黑子书。 

 
慧凤禅师语录一帙，其友兰隐上人携至中华，求予印正者。如予既赞以一诗，不足以发禅师之蕴，故后言曰：“覩师之文，盖

僧而达于治者也。使其早从吾道，得入官使之列，其弘词奥论，岂不有裨于化理哉。惜乎具大辨才而悉皈于空谛，有大智惠而卒付
之觉乘，实斯文之不幸也。然其望之理，即抱之气，则不以地位而有问焉。凤也能以其穷文之心，穷究其师之道。不矜己，不傲
物，不以智自满，不以学自高。优柔以求之，讽咏以得之。则祖祖相承之业，灯灯相续之焰，将不在师而在谁也？文章云乎哉。遂
识如右。守黑子又书。[39] 

 
张楷赞词中称翱之惠凤“使其早从吾道，得入官使之列，其弘词奥论，岂不有裨于化理哉。惜乎具大辨才而悉皈于空谛，有大智惠而
卒付之觉乘，实斯文之不幸也”。此话决非空穴来风，翱之惠凤精通儒学，书稿中处处可见儒家思想的影响，特别是其中作于嘉吉元



年（1441）的《德政论》，劝谏幕府将军足利义政当以“仁义”治国，颇有儒者风范。 
 

5、后滕居士（生卒年不详） 
后滕居士，又号晚樵子，生平不详。他入明后，因“未知所以‘寄奴’之为草名”而请教张楷。张楷告之曰：“刘向校书时，老

人所吹之物也。” 后滕居士“乃知是藜矣，杖有扶人之作，如寄身于奴，故呼藜为寄奴也”。  
后滕居士回国之前，张楷为之作饯行诗曰：“扶桑东畔是君家，奉使来乘博望槎。长啸一声归去也，苍波烟树渺天涯。”[40] 

三、遣明使与张楷交游的原因 

由上可知，与张楷一家交往的遣明使成员的身份主要是从僧，交往的形式和内容为诗文唱酬、书画题赞、著述赠跋等。如前所
述，遣明使成员皆来自京都五山，而日本五山僧侣又多为博洽经史，擅长诗文的“儒僧”，他们来华的目的，除了完成政治上的使
命，也渴望实现与当地文人的诗文交流。那么，他们为何会对削职在家的张楷如此感兴趣呢？ 

首先，张楷有在鸿胪寺任职多年的经历。自宣德六年（1431）“因献《圣德颂》，留俟鸿胪寺”到“正统初（1436）乃还”，
[41]张楷曾供职于鸿胪寺五年有余。明代鸿胪寺“掌朝会、宾客、吉凶仪礼之事。（中略）。外吏朝觐，诸蕃入贡，与夫百官使臣之
复命、谢恩，若见若辞者，并鸿胪引奏”。[42]可见，在对外交往中，鸿胪寺主要负责导引朝贡使臣履行朝贡礼仪，“辨其等而教其
跪拜仪节”。[43]以日本贡使为例，永乐二年（1404）日使来贡，“帝益嘉之，遣鸿胪寺少卿潘赐偕中官王进赐其王九章冕服及钱
钞、锦绮加等”。[44]宝德三年遣明使抵达北京后，也曾“入鸿胪寺习礼亭习朝参礼。”[45]因此，张楷在鸿胪寺任职期间，当有与
永享四年（明宣德七年，1432）遣明使接触的机会。而在当年的来使中，有我们前面提及的翱之惠凤，据说他与张楷有过交往。[46]
我们有理由推测，兰隐馨上人请张楷为《竹居清事》题跋，很可能是受了翱之惠凤的委托。事实上，翱之惠凤与遣明使中的多人素有
交往，在他们入华之前，还为其中多人写过序，如《奉赠九渊禅师游大明国序》、《送兰隐藏司之大明国序》、《饯天與老人入大明
国序》、《送文明曦上人游大明国序》、《送通事赵公文端三入大明国序》[47]，因此，遣明使在入华之前，很可能已从翱之惠凤处
知道了张楷。前述陈内官在招待官员和遣明使的宴会上同时邀请了张楷，恐怕也是因事先了解到了这一情况。 

其次，张楷当时虽被解职，可声望仍在，在当地也算威名远扬。《行状》作者、宁波人张守陈对张楷的评价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
这一点。更能说明问题的，是后滕居士在回国十二年后对张楷的评说：“御史张楷前为[抗]（杭）州察使，于时贼兵大发而攻[抗]
（杭），楷知其泛滥不可御，而绐举黄麻曰：‘惟讨贼纶也。’是以士民尽属麾下，力死战，大克振旅。后坐于矫作诏书，而谪宁波
府。不啻文学冠乎天下，雄略亦如此矣。有子曰伯曰仁，共有父风。”[48]在后滕居士的眼中，张楷获罪的原因反是其有谋略的表
现，这种认识只能来自当地人。可见，张楷被削职并未影响乡人对他的推崇，他们更愿意相信，张楷获罪是有人“忌楷功”。[49] 

再次，张楷善诗。虽然，其和诗后来遭到部分人的非议，在当时，却颇受海内外士人的喜爱，所谓“海内之士皆耳熟其名而口腴
其诗。朝鲜、日本之使俱市其《和唐音》以归”。[50]日本临济宗圣一派僧季弘大叔（1421-1487）在其日记《蔗轩日录》“文明十八
年（1486）七月八日”条中也提到 “见子西所投之张式之《皈田稿》，慰病怀者为多”。虽《和唐音》现已不存，可其余著述至少还
有34件藏在日本各地，其在日本的影响力不可小视。因此，遣明使争相请张楷题跋写赞，应当是出自张楷在文坛上的盛名。 

最后，张楷“为人潇洒，心地坦夷”，“尤喜宾客，笃于友道”。[51]即使是被削职还乡，依然乐观豁达，与年青的杨守陈“酣
觞论文，继日以烛”。[52]这样的性格对身在异乡、渴望求师拜友的遣明使无疑是有吸引力的。 

四、结语 

通过对遣明使与张楷交游的考察，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三点认识： 
1、遣明使除了完成政治和经济上的种种使命，还担负着汲取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任务。他们是僧人，同时也是有着精深汉学修养

的文化贵族，在汉诗文创作蔚然成风、几不见赴日明僧的五山寺院，他们恐怕一直渴望着有与中国名士直接交流的机会。这就注定了
他们在入明后交往的对象不会仅限于僧侣，而是远及一般的文人墨客，而且，在这种交往中，他们显得更为积极主动。这种交流活动
对直接受中国文化影响、以汉诗文创作为核心的日本五山文学的繁荣无疑是有促进作用的。 

2、遣明使常携带师友著述入华，并请中国的高僧硕儒为其撰写序跋。这一方面体现了日本五山僧人对本国汉文学的自信；另一方
面也说明中华士人的评价对抬高著述的地位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。以张楷为翱之惠凤题写的跋语为例，翱之惠凤在其《竹居清事》自
序中说：“繇覩夫都台张先生楷公，以风流儒雅羽仪中朝，而尚见借绪余极至，颇有意于整齐，所谓女为喜已者容。吁，斯人斯言，
吾其頼焉，吾其足矣。有百华衮，吾奚言乎？”[53]张楷的溢美之辞也影响了他人对翱之惠凤的评价，《翰林葫芦集》的作者、日本
高僧景徐周麟（1440～1518）在《書<西游集>後》中说道：“大明前监察御史张式之题其后曰：‘余喜其立论弘博、文采则丽，读之
不能释手。’盛哉此言！由是天下人信知倭国有此笔，千歳一人而巳矣。”[54]再如，从太极藏主所谓“咸如先所闻也”的感叹中我
们也不难知道，明人为《宝渚和尚语录》题词一事在五山禅林中流传甚广。  

3、明朝前期，随着沿海边境倭患迭起，日本人在明人眼中的形象每况愈下。另一方面， 
因为日本来使皆为知识渊博的五山僧人，他们与中国文人的交游对中国人的日本认识、对中日两国民间文化交流的展开，能起到正面
的、积极的作用。 
    此外，如前所述，张楷著述至少还有三十四件藏在日本各地，对这些作品，笔者尚未及一一调查，不能判断国内是否也有保存，
如果从书籍之路的角度研究张楷著述在日本的流播和影响，是否也是件颇有意义的事情呢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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